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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和广西产糖，但可能也是中国最缺“糖”的
地方。

因为缺甘蔗，一些本该忙碌的糖厂不得不关停
机器，遣散职工，封闭大门。一座座散落在甘蔗林间
的糖厂就此归于安静。

寂静的糖厂背后是不断迁移辗转的甘蔗。从珠
三角到广西、云南，甘蔗种植面积从 2013 年的 170.4
万公顷滑落到如今的 135.3 万公顷左右，自开始“流
浪”的那天起，甘蔗“悲伤”的故事依稀可见端倪。

国际糖价的起伏涨跌、盈亏线上的来回拉扯、与
竞争对手的斗智斗勇……关停的糖厂，终于不用再
揪心于这些话题。

高耸的厂房和落尘的机器在夜晚更显沉默，犹
如嗷嗷待哺的巨兽，无奈蹲伏于黑暗中。这里同样
埋藏着属于蔗糖产业的沉浮往事。

“吃不饱”的糖厂

50岁离开糖厂后，王建军总是不断回想起34年前
进糖厂时那个遥远的下午。糖厂坐落在枯柯河边，往
来运输甘蔗的车辆排成长龙，榨糖机不停“吞吐”发出
轰隆的响声，仓库里高高摞起的白糖直晃眼睛。

从5个到4个，不久后可能变成3个，勐糯糖厂在
云南保山地区的兄弟单位越来越少。曾经热闹的糖
厂，走着走着就静了下来。

不断裁并的背后，是“一群饥不可耐”的糖厂。
“开工时间越来越短，大半的时间都在休息。”勐

糯糖厂副经理张家厚面前，是成片冷清的厂房。
停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原材料严重短缺。
以勐糯糖厂为例。最高一个榨季，进厂甘蔗

总计 40 余万吨，这个数字在 2021 年榨季下降到 20
万吨。

“工厂设计产能每天需3000吨甘蔗，如今每年开
工的日子满打满算不足三个月。”张家厚伸出 3个指
头，使劲挥了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糖厂面对无“蔗”下
锅也无可奈何。当压榨机“吃”了上顿没下顿，工人
不得不隔三岔五“休假”时，保卫甘蔗，被提升到关乎
糖厂生死存亡的高度。

榨季启动后，负责原料收购的张家厚几乎没
回过家。每天 3000 吨甘蔗进厂，是睁眼就得完成
的任务。

对糖厂来说，频繁开关机或调整日榨量，都会带
来严重的机器损耗和额外成本支出，是其不能承受
之重。

为了确保甘蔗到厂，每个榨季对糖厂都是考
验。数百上千个“张家厚们”，要日夜奔波在甘蔗田
里，联系维护蔗农感情，协调安排收割计划。

“少了不行，多了甘蔗就得过夜，出糖量和品质
都会下降。”整个甘蔗产区在张家厚脑海里细化为一
张“联络图”。

甘蔗短缺，甚至让同业间关系也微妙起来。很
多糖厂不得不在主产区安排专人设置卡点，防止外
地糖厂“恶意”收购外运。事关重大，没有谁敢掉以
轻心。

就连广西崇左——中国最大的糖料蔗生产基
地——糖厂们同样不能免俗。在榨季开启后，地方政
府也会出面协助规范蔗区管理，防止辖区甘蔗外流。

要“防备”的不只是糖厂，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
饲料厂，近几年也加入抢蔗大战。

每年砍收季节，“挑剔”的糖厂都会留下大量的
甘蔗尾梢。这些甘蔗尾梢有的被农户捡回去喂牛，
大部分的归宿要么是烂在地里、要么是被一烧了之。

“砍完甘蔗哪还有力气再去清理甘蔗叶？又不
让烧，就地粉碎每亩差不多要花 150 元，成本太高
了！”蔗农的困扰和诉求，让同样原料短缺的饲料厂
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蔗叶蔗梢转化利用变为饲料，本是多方有利的
好事，但一些“不讲究”的饲料厂却让好事变了味。

有些饲料厂不满足于跟在糖厂身后“捡饭吃”，
直接来到田头，从蔗梢到蔗根整根收购，一股脑全都
拉走。“既不挑品质，还节省劳力。”不少蔗农算了经
济账，感觉很划算。

但这让糖厂气愤不已。为了维持甘蔗种植面
积，糖厂在坡地整理、机耕道建设、良种推广等方
面往往花费了大量心血，最后却被跨行的饲料厂
截了胡。

糖厂缺吃少喝的背后，是甘蔗种植面积的连年
下跌。以勐糯糖厂所在的龙陵县为例，甘蔗种植面
积最高峰时达到近20万亩，经过连年起伏，目前仅剩
4.6万余亩。

“我们这边气候没那么适宜，地形限制也多。”去
年一场旱情，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勐糯糖厂更加有些
吃不消，也让他们对 300 多公里外的孟连县满是羡
慕：“还是那边气候条件好一些，平整的地块也更多
一些。”

孟连是云南省内久负盛名的甘蔗产区，2015 年
被纳入国家糖料蔗核心基地建设项目。2020—2021
年榨季，孟连昌裕糖业公司实现蔗糖总产量10.64万
吨，出糖率高达13.89%，居云南首位。

然而光鲜之下，隐忧同在。当地制糖企业透露，
近年来，确保 10万亩糖料蔗核心基地的任务变得愈
加艰巨。

无独有偶，在最大的甘蔗主产省广西，甘蔗也正
在从果树、桉树脚下争地。一些经年饥饿的糖厂，最
终逃不过被兼并、被重组的命运。高峰时广西糖厂
有 100多家，刚刚过去的这个榨季，至少有三分之一
的糖厂没有开机。

“流浪”的甘蔗

时间向回拨转10年，糖厂如今的窘境，或许是在
为过去的野蛮生长埋单。

糖业曾经历过一段疯狂时光。2011 年，国内糖

价狂飙到 7000 多元/吨，国内一度出现“有甘蔗处皆
有糖厂”的盛况。没过几年，糖价腰斩，那些乘着风
来的糖厂最后又迅速随风散去。

是国内白糖供过于求了吗？并没有。事实上，
我国白糖常年进口500万吨。缺口如此之大，甘蔗去
哪了？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食糖
产业自 2012 年起连续经历了 3 个制糖亏损期，致使
全国制糖行业亏损总额累计达147.3亿元，大批糖厂
倒闭，蔗农纷纷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有蔗才有糖，在整个糖料作物种植面积中，甘蔗
播种面积所占比重大于 85%。但细观其近些年的种
植历程，甘蔗则经历了一场颇为曲折的迁徙。

作为温带和热带农作物，甘蔗适合栽种于土壤
肥沃、阳光充足、冬夏温差大的地方，福建、广东、海
南都曾是主要的甘蔗种植区域。曾几何时，蔗糖业
一度是珠江三角洲的优势产业，大量的糖厂在甘蔗
林中“破土”动工。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沿海地区的农业产业
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大量的传统甘蔗种植户转型生
产果品蔬菜。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等传统甘蔗种植
区，大多演变成了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甘蔗生产重心
开始西移，逐渐向桂中南、滇西南、粤西、琼北集中。

虽然一路向西迁移，但滇西南等产区多丘陵山
地，依然让甘蔗种植的困难更为凸显。

“要么人上不去，要么水上不去。”云南省龙陵县
甘蔗产业办公室主任李家昌表示，2011 年龙陵县甘
蔗种植面积曾达到过 16万亩，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
高和土地成本的逐年增长，2020—2021 年榨季只余
下不足5万亩甘蔗田。

“对农户而言，种什么收入最高是最主要的问
题。”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农业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
任研究员李辉尚认为，一些产区甘蔗种植亩均净收
益不足千元，对农户来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云南省甘蔗收购指导价每吨 420元，10年没变
了，但生产成本每年都在增加。”李家昌说，为了争取
货源，作为蔗农的利益共同体，糖厂往往在收购指导

价之上自行加价，但操作空间并不大。
不仅如此，为了推动甘蔗种植保障原料供应，

糖厂常常自发给予种植户坡改梯、农资购买等项
目的补贴，期望建立更好的原料供应关系。但对
于原本就跌跌撞撞的糖厂而言，这显然也是巨大
的负担。

受地形、种植习惯等因素影响，国内甘蔗种植
模式多年来变化不大，加之不断连年攀升的成本，
糖厂的原料成本压缩空间十分有限。“原料成本通
常占总成本的 70%左右，原料价格高会推高生产成
本。”中国糖业协会副理事长钟金传说。近年来，随
着国内蔗区农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不断上涨，我
国糖料收购价格较巴西、泰国、印度等世界主要产
糖国高出了 50%。

不加价甘蔗收不上来，继续加价后财务压力难
以支撑，大多数糖厂夹在蔗农和市场之间左右为
难。对不乐观的企业家来说，这无非是选择以何种
方式关门的问题。

事实上，身处承接上游种植与下游消费的中间
环节，糖厂对白糖的定价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势。

“食糖市场的国际关联性很强，国内价格过高的
话，终端需求自然会转向进口。”李辉尚告诉记者，即
便是与关税配额外的进口糖相比，国产糖的价格依
然缺乏足够竞争力。

甘蔗在东南沿海与果蔬“争地”落了下风，在西
南边境依然占不到优势。愿意种甘蔗的人越来越
少，大量的土地转向果蔬等经济作物种植。

这让那些在甘蔗种植高峰时建立的糖厂叫苦不
迭。成品糖在价格上缺少竞争力，糖厂亏损，蔗农收
益受到影响选择弃种改种，糖厂原料减少、开工率降
低……大量糖厂被卷入这样的循环后，蔗糖行业在
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迎来洗牌。

办法也不是没想过。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边境地区的糖厂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云南甘蔗产业种植技术逐步辐射到缅甸等地，边境
地区糖厂原料蔗供给不断扩大。

常年“饥饿”的康丰糖业，与山对面的缅甸农户
开展国际合作，找到了5万亩原料蔗。既能提高原料
供给，又能输出先进农业技术，还能为提升中国农业
竞争力做出探索，对外对内都是好事。

但甘蔗“流浪”太远，“回家”之路就会充满不确
定性。

近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原本简单的甘
蔗内运变得复杂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康丰糖
业将种在境外的 5.6 万吨甘蔗运回国内。暴增的各
项成本，最终让他们不得不将余下的近 10万吨原料
蔗遗弃在境外。

无奈之下，为了拓展原料基地，边境糖厂再次
将目光转向国内。康丰糖业联手临沧市永德县大
力发展蔗糖产业，一年内在永德县推广种植甘蔗近
5万亩。

“丢是一块肉”

优质优价的进口白糖，不断减少的甘蔗供应，上
下游挤压中的糖厂……重重压力之下白糖产业该何
去何从，很多从业者也开始困惑：“中国人吃糖到底
是要以自己生产为主，还是要靠进口？”

答案显而易见。
“白糖作为国家战略物资，保持较高比例的自给

率很有必要。”云南农垦集团总经理助理、兴农公司
董事长资云峰表示，粮、棉、油、糖是重要战略储备，
关系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对地方经济发展带
动作用较大，将白糖产业牢牢握在中国自己手中很
有必要。

让“糖罐子”里多装中国糖，成为了云南农垦在
全行业面临调整重构时，依然选择逆势而上的重要
原因之一。2018 年以来，云南农垦开始强势进入蔗
糖产业，收购糖厂、扩种面积、甘蔗种植“走出去”等
战略的实施，在行业冷静期显得较为突出。

除了战略意义上的考虑，在甘蔗种植经济效益
并不算高的当下，当地政府仍然将其作为支柱产业
之一，一个关键字就是“稳”。

这是“稳边”的“稳”。
在我国边境地区，包括甘蔗在内的农作物替代

种植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孟连昌裕糖业副董事长
孔召明告诉记者，边民种植甘蔗，收入大幅度提高，
靠近边境地区村寨的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都
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也是“稳民生”的“稳”。
糖业的命运和很多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在云南

保山、临沧等很多县市，糖厂往往是当地较大的工业
企业，围绕糖厂上下游衍生出的各项产业繁多，每家
每户几乎都能和糖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糖厂
的不断关停，让很多工人不得不走出工厂，重新走上
择业的道路。

在广西、云南、广东、海南等主产区，蔗糖产业是
传统的优势产业，是蔗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包
括蔗糖在内的糖业发展关系到我国4000万糖农的全
局利益和生存大计。

“自然资源条件有限，有些地块除了甘蔗种不了
其他作物，我们当然希望糖业能够持续发展。”在孟
连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局长赵原看来，对一些
农户而言，保糖业就是保“饭碗”：“脱贫攻坚的时候，
进度最快的都是甘蔗种得好的。”

有产区曾算过一笔账，在脱贫攻坚时期，蔗农
的种蔗收益加上补贴、保险等，种 5 亩以上甘蔗就
能脱贫，种上 10 亩就能实现增收。而其他产业链
相对薄弱的农产品，农户要面对的市场风险就大
得多。

勐糯的第二产业不多，只有两个工厂，糖厂是
其中之一。这个边境小镇靠着甘蔗修通了崇山峻
岭间的路，供出了大学生，让草房变瓦房、瓦房又变
楼房。

“丢是一块肉。”在李家昌看来，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蔗糖产业
依然是一个丢不得的产业。然而面对市场的“拷
问”，“留着又是一根硬骨头”。

拿什么拯救白糖

“丢不得”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糖业终归要走
向市场。拿什么拯救白糖？

从原料抓起已经成为行业内的共识。
作为糖厂的“第一车间”，蔗区的稳定直接关系

到整个产业的发展走向。早在 2017年，国务院就明
确提出，以广西、云南为重点，划定糖料蔗生产保护
区1500万亩。

主产区的“甘蔗保卫战”已经打响。
来宾市曾是速生桉在广西的主产地之一，桉树

林一度疯狂蚕食着种蔗用地，大面积的速生桉人工
林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了尽快“退桉还蔗”，今年来宾市展开行动，种
蔗面积恢复至 173.17 万亩。“果改蔗”“林改蔗”……
越来越多的耕地被还给甘蔗。

保证甘蔗种植面积，并不是冷落其他产业。“我
们需要提升产业规划的合理性，引导产业向优势产
区集聚。”赵原认为，要通过资源整合，在适合的地方
培育适合的产业，最大程度发挥土地利用效益。

为了种出一根“好甘蔗”，良种、良法也越来越
受到重视。2018-2020 年，全国选育并登记糖料蔗
新品种 84 个，高产、高糖的“双高”糖料蔗基地建
设如火如荼，糖料产业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绿
色化、品牌化、集团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正越走越
清晰。

“糖业到了重新赋能的时候。”资云峰认为，传统
糖业转型升级、延链补链已经迫在眉睫，而甘蔗的价
值尚未被充分挖掘。“现在糖厂生产的产品主要还是
传统白糖，更有竞争力的高端糖、功能糖比重较低，
副产品的开发也有待完善。”

产品的同质化是糖业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各
家糖厂产品种类和质量都差不多，甚至很多年没有
变化，在精深加工方面探索得不够。”李辉尚说，梳理
近年进口糖来源时可以发现，有少量但高价值的进
口糖来自于并不种甘蔗的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食
糖精深加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糖厂的革新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上游生产。近年
来，不断有制糖企业投入资金进行产能提升改造，提
高甘蔗日处理能力，以缩短榨期，从而确保宿根蔗的
生长周期，提高甘蔗单产。

处理得当时，饲料厂与糖厂也并非你死我活的
关系。越来越多的糖厂开始考虑如何将一根甘蔗

“吃干榨净”——“蔗梢做青贮饲料，蔗渣用来造纸，
废蜜可以生产酒精”。

保障蔗农收益，才是提升种甘蔗积极性的根
本。今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在广西开
展糖料蔗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由中央财
政和广西财政对投保蔗农实施保费补贴。原则上，
完全成本保险或种植收入保险的保障水平最高可达
糖料蔗种植收入的80%。

期货市场的试水来得更早。2018 年，在郑州商
品交易所的支持下，首个白糖“保险+期货”县域全覆
盖试点项目在广西罗城县推行。2019年6月，因市场
价低于保险目标价格，6164 户蔗农拿到了总计
743.67万元赔付款，覆盖甘蔗种植面积13万余亩，对
应白糖现货量约6万吨。

市场的事情终究要交给市场来解决。“现在国内
食糖的价格基本由供求关系来决定，市场在糖业资
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决定性作用。”钟金传说，当
前，国内食糖产业传统产销界限正在消失，白糖期货
对于现货价格的影响日益加深，市场集中度与专业
度不断提升，建设更完善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成为
食糖产业新趋势，“在现货层面上，就是要破除区域
壁垒，形成全国性的交易价格和交易规则，通过价格
引导资源高效利用，实现行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
化配置”。

当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糖业，中国蔗糖苦尽甘
来的日子或许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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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云南保山的蔗农在坡改梯后的蔗田里使用机械耕作。 受访者供图

云南孟连昌裕糖业的糖厂正在榨糖。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宇恒 摄

从珠三角到广西、
云南，种植面积不断减
少，甘蔗经历了一场颇
为曲折的迁徙。中国人
吃糖是要以自己生产为
主，还是要靠进口？答
案显而易见。粮、棉、
油、糖是重要战略储备，
关系我国社会稳定和发
展大局，对地方经济发
展带动作用较大，将白
糖产业牢牢握在中国自
己手中很有必要。

收获时节，云南保山的蔗农在砍收甘蔗。 受访者供图


